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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絡技術與平台的發展一方面推動了女權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另

一方面也助長了仇恨言論和厭女文化。通過對知乎平台4,440條有關田

園女權問答文本的分析，本研究發現該網絡討論形成了一種對中國女

權主義和女權主義者的二元對立呈現和詮釋，也即「真女權」與「偽女

權」。「真女權」被賦予強調個人努力、支持男女平等、既關注女性也關

注男性等特質，而作為「偽女權」的田園女權則被認為只要權利不要義

務，過度強調物質，走向極端、追求特權，其擁護者缺乏女性魅力、

崇洋媚外等。和中國父權制的現實實踐密切相關的彩禮、生育和孩子

冠姓等問題成為討論的熱點議題。討論者對中國性別平等現狀的評價

與現實相比出現較大差異，不同性別之間的相互評價偏負面。中國傳

統父權制處於被解構與再建構的雙重流向之中。值得警惕的是中國女

性權益運動的歷史成果面臨被消解的可能。相應的經濟、社會、文化

改革才能為性別平等提供制度性保障和結構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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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archy, Networked Misogyny, and 
Interpreting Feminism in China

Lihua GAN

Abstra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ve both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of feminism in China and stimulated hate speech and misogyny. Based 

on qualitative analyses of the texts of all relevant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the 

Chinese Q&A platform Zhihu,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howed a binary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hinese feminism and feminists in male-

dominated online discussions, namely authentic feminism versus fake feminism. 

Authentic feminism is thought to focus on individual efforts, equality, and both 

men’s and women’s rights. As a type of fake feminism, Tianyuan feminism is 

thought to ask for rights without fulfilling gender responsibilities, as well as 

over-emphasizing material interests and pursuing women’s privileges. Tianyuan 

feminists are pictured as unfeminine and subservient to foreigners, especially 

foreign males. Betrothal gifts, childbirth and care, and surnaming the next 

generation were the most frequent topics among the relevant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Zhihu. There is a huge gap between people’s, especially males’ 

evaluations of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real situation in China. The opposite 

gender is judged negatively, and Chinese patriarchy is confronted by both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Further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eforms are necessary to provide both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make structural 

changes to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Research Articl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7 (2021), 159–190

Lihua G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digital 
culture, sociology of journalism,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61

Patriarchy, Networked Misogyny, and Interpreting Feminism in China

Keywords: Tianyuan feminism, Zhihu, networked misogyny, Chinese patriarch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Gan, L. (2021). Patriarchy, networked misogyny, and 

interpreting feminism in China.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7, 159–190.

致謝

本文初稿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性別與傳媒」工作坊

宣讀，感謝工作坊主辦方及與會同仁的寶貴意見。特別感謝學刊匿名

評審人及編委會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感謝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

院馬晨雨、余佳瑾兩位研究生同學在資料收集方面提供的幫助。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6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女權主義一詞被認為在中國長期以來是一個貶義詞（Wang, 1999）。

「feminism」在引入中國的翻譯過程中，曾經歷從「女權主義」到「女性主

義」的轉變，弱化其積極的政治意味，回避對「女權主義」的「偏見與誤

讀」（閔冬潮，2009）。網絡技術與平台的發展一方面推動了女權主義在

中國的普及與傳播，年輕一代女權主義者借助市場化媒體及互聯網平

台，通過諸如「佔領男廁所」、「裸照反家暴活動」等「街頭行為藝術」製

造新聞、吸引眼球，推動女性權益相關議題的討論與發展（Han & Lee, 

2019; Li & Li, 2017; Tan, 2017）。但另一方面網絡技術與平台的發展也

助長了仇恨言論與厭女文化，再生產著貶抑、歧視婦女的文本與話語

（曹晉，2015a，2015b，2015c；李丹，2011；徐智、高山，2019）。

「田園女權」是產生並流傳於網絡的專有名詞，這一具有「中國特

色」的概念也帶有明顯的貶義。中國部分主張女性權利的群體被冠上這

一稱呼，並被指責為「追求單邊利己的權利」、「偽女權」、「只會喊口號

而沒有行動」、「盲目偏激的女權主義」。「田園女權」被視為「大傳媒時

代下的無韁野馬」，「馬蹄踢踏，運力於地，似乎隨時準備出擊奔騰，

毫不收斂」（杜雲飛，2017）；是女性覺醒的「誤入歧途」，中國男性在其

陰影下「失聲、妥協、逃避」，「集體不作為」（郭小蘭，2019）。而在其

他研究者看來，性別不平等在中國重新抬頭，「女性在過往歷史階段所

獲得的種種利益，在後社會主義改革時代已經遭到破壞」（洪理達，
2016：11），中國女權主義行動近年來變得「政治敏感」（Greenhalph & 

Wang, 2019），甚至遭到壓制（crackdown）（Han & Lee, 2019）。

網絡厭女（networked misogyny）被視為「性別戰爭的新時代」，成為

全球學者關注的重要議題（Banet-Weiser & Miltner, 2016; Diaz-Fernandez 

& Evans, 2019; Jane, 2016; Jeong, 2015; Massanari, 2017; Stoeffel, 2014; 

Vera-Gray, 2017）。在全球性的「網絡厭女」背景下，中國當下出現的針

對「田園女權」的「網絡圍剿」是對中國爭取性別權益行動的污名與貶

低，還是針對部分「偽女權主義」的糾偏？其產生和傳播呈現了何種話

語邏輯與權力結構？將在何種程度上影響未來中國性別平權運動的發

展？本研究將國內最流行的網絡問答社區、「田園女權」相關討論集中

地—知乎平台作為研究和分析上述問題的獨特視窗，以期揭示相關

討論背後的性別意涵、個體情緒與社會心理結構，幫助人們理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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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技術與性別秩序建構之間的複雜互動，最終推動中國性別平等的

發展。

文獻綜述

作為「雙面門神雅努斯」（Janus）的女權主義

儘管女權主義首先是女性的社會運動，但其對男性及其他性別同

樣影響深遠。性別關係首先是權力關係，一方權利的主張一定會涉及

另一方的生存狀態。面對女權主義的發展，男性發展出了不同的應對

策略。部分男性反擊女權主義的方式之一是製造重度負面刻板印象，

如女權主義者富有攻擊性、在外貌上缺乏魅力等。也有男性積極擁抱

女權主義，比如上世紀80年代的「新男性」代表著一種中產階級的男性

氣質塑造（Edley & Wethrell, 2001）。

英國學者Nigel Edley和Margaret Wethrell在2001年的一項研究

中，借用小說《化身博士》中的人物形象，把男性對女權主義和女權主

義者的二元對立的呈現和闡釋概括為經典的「傑基爾和海德」（Jekyll 

and Hyde）：一種是好人「傑基爾」—溫和、清醒、理性、積極和中

庸，追求平等的訴求本身單一、普通和合理；另一種則成為了壞人「海

德」—極端、仇恨男性、缺乏女性魅力的食人怪魔，也即極端女權主

義和女權主義者。這兩種相互競爭的修辭策略帶來不容樂觀的影響：

暗示性別平等已經實現，從而消解了進一步政治行動的可能性（Edley 

& Wethrell, 2001）。
Sarah Riley（2001）的研究也發現男性接受女權主義價值觀，但排

斥女權主義者。這種策略性割裂（decoupling）可被解讀為男性努力降低

性別政治對當代社會的影響，弱化男性壓迫女性的歷史角色及其享受

到的性別特權。這種話語實踐使得女權主義者的聲音和其社會變革倡

議被邊緣化。

近年來，通過社交媒體，女權主義行動和組織的可見度得到大幅

提升，在社會名流中出現一種「女權主義者化」（feministificaiton）現象

（Hamad & Taylor, 2015; Keller, 2015），其中包括擁有大量年輕粉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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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碧昂絲、時尚博主泰薇．蓋文森、創作歌手洛兒及演員艾瑪．沃

特森。不同於「壞人海德」的形象，這些女性富有、炫酷、美麗，她們

讓女權主義也變得閃閃發光。

正是在上述女權主義和女權主義者（重新）進入社會主流的背景

下，新西蘭學者Octavia Calder-Dawe和Nicola Gavey（2016）研究新西蘭

青年群體對女權主義和女權主義者的談論與闡釋。她們的研究驗證了

對女權主義和女權主義者二元呈現的存在。一種是「非理性的女權主

義」話語，包含四個要素：女權主義想要凌駕於男性至上，貪婪地追求

特權；女權主義已經過時，性別平等的任務已經達成，女權主義應該

成為古董；女權主義者是狂熱分子，盯著一些諸如「policeman」稱呼的

小事情不放，生硬拒絕男性的禮貌行為；女權主義者都缺乏女性魅

力。另一種則是「合理的女權主義」話語，這一話語認為女權主義追求

的是所有人的平等，既包括女性也包括男性，同時女權主義挑戰了現

存的社會不平等，可以改變社會，女權主義合理且必要。但和以前的

研究認為這種二元對立的呈現阻斷了政治行動的可能性不同，她們提

出，「合理的女權主義」（reasonable feminism）話語為年輕群體參與性別

平等行動提供了正常化和正當化的資源，為政治行動創造了空間

（Calder-Dawe & Gavey, 2016）。

網絡厭女（Networked Misogyny）

厭女（misogyny）—對一半人類的仇恨與非人化（dehumanization） 

—可謂「世界最古老的偏見」（Holland, 2006），甚至成為社會的「常

識」（common sense）。不同時代、不同文明的歷史記錄表明：男性僅僅

因為其性別而譴責、歧視女性被視為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隨著互聯網 

技術的發展，厭女同樣在網絡空間擴散開來。網絡厭女（networked 

misogyny）標誌著「一個性別戰爭的新時代」（Banet-Weiser & Miltner, 

2016）。澳大利亞學者Emma A. Jane（2016）將自2011年以來急劇上升的

針對女性的網絡仇恨稱之為「性別化電子憎恨」（gendered e-bile），不再

是個人遭遇，而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一個「女權主義問題」。儘管「性

別化電子憎恨」的媒介是新的，但其內容沒有超出「舊傳統」—這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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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堅持認為女性是低等的；女性的首要價值在於其性功用；女性不屬於

公共領域；越界的那些女性必須回到原來的位置上，否則將受到懲罰。

對於網絡厭女的產生原因，有些學者將之歸為技術性因素或法律

因素，如互聯網的匿名性、網絡平台的可供性、結構、政策等（Jeong, 

2015; Stoeffel, 2014）。部分學者尤其是女權主義學者（Banet-Weiser & 

Miltner, 2016; Diaz-Fernandez & Evans, 2019; Jane, 2016; Massanari, 

2017; Vera-Gray, 2017）提醒注意網絡厭女背後的文化因素以及合法化厭

女邏輯的社會情境因素。

一是有毒的互聯網技術文化（toxic technocultures），即極客文化與

極客男性氣質（geek masculinity）。極客文化強調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能

的學習、分享與傳播，尊崇智力、聰明、技藝。同時，極客文化以白

人男性為中心，極客男性氣質是一種霸權男性氣質，強調智商勝過情

商，但對體育缺乏興趣，且在兩性關係上表現笨拙。極客男性氣質奉

行網絡自由主義（cyberlibertarian）道德觀和精英理想主義（meritocratic 

idealism），傾向於把女性看作性欲對象或是不受歡迎的入侵者，反對女

性及其使用技術、參與公共生活。美國學者Adrienne Massanari（2017）

研究了在社交新聞網站Reddit上發生的「遊戲玩家門」（Gamergate）和「明

星私照洩露門」（the Fappening）兩個網絡事件，發現它們都體現了類似

極客文化佔據主導的網絡平台的觀念：女性就該被羞辱，不值得享有隱

私權。上述兩個網絡事件的參與者甚至認為自己羞辱女性遊戲開發者

和發佈女性明星私人照片的行為很「高尚」（noble）。這種文化下的平台

演算法和管理使得性別歧視、厭女和反對女權主義的威脅等內容更容易

被分享。

二是「網絡噴子」（troll）的出現。英文「troll」原本指釣魚時在水中

拖動誘餌引起魚群騷亂，在網絡時代發展為指代那些對論壇的主旨抱

有敵意、因而不斷製造擾亂與破壞的網絡用戶（Herring, Job-Sluder, 

Scheckler, & Barab, 2002）。隨著新的社交平台和應用的出現，網絡噴

子遍及互聯網，女權主義論壇也不例外。有學者（Vera-Gray, 2017）認

為針對女性和女權主義的網絡噴子實質是一種網絡陌生人侵犯，延續

了現實生活中的大街騷擾（street harassment）。女性在網絡上遭遇暴力

與騷擾的背後仍舊是社會大環境中的性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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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流行女權主義（popular feminism）的局限。Banet-Weiser等認

為，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流行女權主義的核心主題是女性自信，很少

挑戰性別不平等背後的父權制結構（Banet-Weiser & Miltner, 2016）。流

行女權主義是一系列大眾可及的社會實踐和社會環境，如有組織的遊

行、網絡話題參與行動（hashtag activism）和購買商品等。流行女權主

義是一種「快樂」女權主義，其在電視、電影、社交媒體、甚至身體上

的曝光很重要，但「經常止步於此，似乎『看見』或者購買就是在改變父

權制結構」（Banet-Weiser, 2018, p. 4），而其實質是能流行的都是那些沒

有挑戰不平等深層結構的內容。與高度可見的流行女權主義並存的是

流行性厭女（popular misogyny）。當越來越多的女性被鼓勵自信和擁有

高自尊時，部分男性將之看作對其在社會等級中的優勢地位的攻擊，

認為女性和女權主義是男性缺少自信和賦權的元兇。

網絡技術與平台的發展一方面推動了女權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另

一方面也助長了仇恨言論和厭女文化。如洪理達（2016：13–17）認為包

括全國婦聯網站、新華網等網絡媒體在內的中國媒體主導的「剩女」宣

傳運動中充滿了「赤裸的羞辱性言論」，將城市女性取得的巨大成就視

為笑柄，是性別不平等現象大規模重現的一部分。

曹晉（2015a，2015b，2015c）研究了「綠茶婊」、「屌絲」等網絡新修

辭與轉型中國性別政治的關係，認為網絡新媒體作為各社群抗爭的平

台，雖然能提供另類話語和女權主義話語，但就目前轉型中國的情況

來看，網絡新媒體再生產著貶抑、歧視婦女的文本。

衰落與反彈並存的中國父權制意識形態

作為20世紀60–70年代女權主義學術的主要分析框架，父權制

（patriarchy）包括社會和家庭一整套制度秩序和系統，解釋了婦女的屈

從地位。在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2000）看來，它是一種獨特

的、難以消除的社會體系，同階級與種族階層並存。
Juliet Mitchell（1966）把婦女受壓迫機制分成四大類：生產、生

育、性生活及兒童的社會化。「生產」歸於工業經濟的資本主義市場，

生育、性與兒童社會化則被視為與生物社會相關的家庭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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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英國教育背景的韓國學者張必和（白路、杜芳琴，2009）提出

了「亞洲父權制」概念。她把父權制分為狹義的家庭體系的父權制和較

廣範圍內的社會系統的父權制。作為家庭制度的父權制，父系制（即世

系、血統或家系按照父子相承的慣例）、父居制（以父親的住所為居

所）、父姓制（姓父親的姓氏）是三個基本構成。在婚姻關係中，父權制

又包括夫權制（丈夫的權力）、夫系制（丈夫家世的延續）及夫居制（妻

子婚後移到丈夫的居所的規制）。作為社會制度的父權制，分成社會組

織系統、生產方式、價值體系及其運作，如婦女被限制在家庭領域的

同時，公共領域的價值被提升，而這些又得到法律的認可並得以鞏

固，及在生產中的勞動分工性別等級中，婦女的工作被視而不見甚至

被貶低，因而將婦女解釋成為「天生低劣」。在價值體系中除了男性中

心的權力崇拜，還含有強烈的「厭女」成分；精心製作的男主女從、男

優女劣的範式影響著每一個出自父權家庭的個人。

父權制的變化在全世界發生，中國也不例外。在分析中國的父權

制時，學者金一虹（2002）提出父權制包含建立在年齡、輩分和性別基

礎之上的等級制，更強調的是男性家長的權威性和專制性，是以父

系、父居和父子關係為核心；而夫權強調的是婚姻關係中丈夫對妻子

的控制和支配（包括對她的勞動、生育力和性資源的控制和支配）。她

關注到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面「具有父權象徵的傳統權威結構日益在消

解之中」，但同時「夫權的弱化遠沒有父權的頹勢那樣明顯」。

有研究者發現對於性別平等，中國的男性和女性之間存在巨大分

歧（dramatic divergence）（Pimentel, 2006）。1949年後不同世代的中國女

性都持有性別平等的意識形態，但持有性別平等觀念的男性比例卻持

續下降。男性的這種態度反映了在女性和國家平權壓力之下的一種抵

制（backlash），對其伴侶的婚姻品質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對於女性

來說，她們對於性別平等的期待高於現實的變化。同時，在家庭和社

會結構中性別平等壓力之下，年輕世代的男性對於其妻子要求他們參

與家務勞動憤恨不已，比他們的前輩更不贊成性別平等。

還有研究者提出簡單的父權制衰弱與否不能描述中國性別結構的

現實，中國進入「後父權制時代」（沈奕斐，2009）。在當代中國城市家

庭中，父親的權力衰弱了，年長的男性已經無法支配家庭中的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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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男性的權力並沒有衰弱，從夫居向「從子居」發展。女性的地位

出現既上升又下降的悖論：年輕女性也即媳婦的權力上升，整體女性

的權力沒有上升，老年女性的權力下降了，年輕女性獲得權力來自年

老女性的權力讓渡而並非男性。

知乎平台關於田園女權的問答討論同樣形成了一種對中國女權主

義和女權主義者的二元對立呈現和闡釋，對「田園女權」的相關描述和

討論帶有較強的「厭女」情緒，在價值觀上強調維持中國傳統父權制的

基本制度，如家務、彩禮、冠父姓等等。在上述豐富的研究文獻基礎

上，本文將把田園女權相關討論置於具體社會情景之下進行詳細考

察，以揭示其背後的常與變（哪些性別規範在維持甚至復興？哪些被貶

抑甚至拋棄？哪些新的性別規範在出現？）、異與同（中國網絡厭女如

何呼應了全球環境下的厭女？又與其有何不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爬蟲軟體收集了知乎平台所有針對「田園女權」的提問

和回答。採集的數據主要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數據旨在分析參與

「田園女權」討論的主體，包括所有回答問題的用戶個人資訊，如暱

稱、性別、簡介、行業、地區、教育背景、個人成就（累計獲贊數、累

計收藏數、累計感謝數）等。知乎平台在基於「問題不專屬於某一個

人，它們就像維基百科上的詞條一樣，是公共資源」（知乎小管家，
2016）的認識之上，不顯示提問者名字，因而沒有收集提問者的個人資

訊。第二部分數據為文本，即包含「田園女權」一詞的所有提問和回

答。截至2019年9月11日，共收集用戶資訊3,776條，相關提問137個

及回答4,440條。

選擇「知乎」平台作為本文研究數據來源的原因在於：「知乎」是中

國互聯網一個龐大的深度內容聚集地，用戶基礎大且活躍，以生產和

傳播知識為目標，其生產的內容相對系統、有一定深度。知乎官方數

據顯示（瞭望，2019），截至今年1月，知乎用戶數達2.2億，其問題數

超過3,000萬，回答數超過1.3億。同時「知乎」平台已成為關於田園女

權討論的集散地，在「知乎」搜索中經常可以看到「為什麼我不喜歡田園

女權」、「田園女權作了哪些惡」、「田園女權是不是女權癌」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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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主要分為三個步驟。首先通過量化統計，對參與「田園女

權」相關問答的用戶性別、教育背景、居住地區及其從事的行業進行分

析（這部分研究發現將另文討論）。其次，利用Python及中文分詞庫
Jieba2，對4,440條回答樣本進行中文分詞，並統計詞頻。剔除量詞（例

如「一個」），代詞（例如「這個」、「這種」），連詞（例如「所以」、「但是」）

等無實際意義詞，以及「女權」、「女性」、「男性」等因和主題相關而必

然出現的詞彙後，選取詞頻最高的前50個詞作為關鍵詞，形成詞雲 

圖（如圖一所示）。其中「權利」（1,472次）、「平等」（1,325次）、「平權」

（1,216次）、「真女權」（862次）分別位於第2、4、5、6位，「偽女權」

（637次）、「利益」（572次）、「義務」（566次）、「極端」（382次）分別位

於第11、12、13和23位，這一系列高頻詞圍繞「真女權」、「偽女權」形

成主題和概念集合。此外，「孩子」（815次）、「結婚」（447次）、「家庭」

（427次）、「彩禮」（278次）、「生育」（243次）分別位於第7、19、20、34

和45位，圍繞「生育制度」形成另一個主題與概念集合。在此基礎上，

研究者初步確定了知乎平台有關田園女權相關回答的兩大核心主題和概

念：針對女權主義和女權主義者的二元對立呈現以及彩禮、生育及冠姓

背後的性別意涵與中國父權制意識形態。最後結合回答點讚數量，篩選

得到789條核心回答，導入NVivo12進行詳細編碼和分析。

圖一　知乎有關「田園女權」問答的詞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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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本研究嘗試回答以下問題：圍繞「田園女

權」談論的內容主題是什麼？這樣的討論揭示了何種社會情境與意義？

中國語境下的「傑基爾」和「海德」

對於女權主義和女權主義者，人們存在兩種對立的、競爭性的闡

釋（Edley & Wetherell, 2001）。一種是偏自由主義的闡釋，直接甚至略

簡化，認為女權主義者只是追求平等（equality）。這種闡釋塑造的是女

權主義的好人「傑基爾」形象：溫和、清醒、理性、積極或中立。另一

種闡釋則更為複雜和具體，傾向於人格化女權主義者，涉及其外貌、

性取向和對男性的態度等主題。這種闡釋建構的是壞人「海德」：咄咄

逼人的食人惡魔。

在知乎關於田園女權的相關問答中，針對女權主義和女權主義者

的二元對立呈現同樣存在，但與「傑基爾」和「海德」、「好」與「壞」的對

立不同，它是「真女權」與「偽女權」的對立。類似下面的表述廣泛存在：

真女權：我可以做這個。

偽女權：別讓我做這個。

真女權：我們要擁有平等的權利來實現自身的價值。

偽女權：我們要擁有男人擁有的權利但我不想承擔義務和責任。

真女權：男人能做的女人也可以，甚至可以更出色！

偽女權：我能生孩子，男人不行。

在這些討論中，「真女權」／「正常的女權」被賦予如下特質：

強調個人努力：真女權主義者，「不斷提高自己，讓自己不依賴男

人」、「自己能夠堅強和勤勞」、「通過做一個女強人而取得成功」、「靠身

體力行為國家和民族貢獻力量」、「不服輸，不認輸」、「用自己一身本事

以及拼搏的精神證明『誰說女子不如男』」。有參與問答者提出：「如果

現在有個女生說，為什麼中國沒有女主席，不公平，我要從政，通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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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努力當上中國第一個女主席；如果現在有個女生說，為什麼馬雲、

馬化騰、王健林都是男的，不公平，我要創業，憑自己的雙手當上中國

首富，不是中國女首富；如果現在有個女生說，為什麼沒有中國人拿菲

爾茲，我要好好學數學，成為第一個中國菲爾茲獎得主……如果你把

這叫女權，我百分之百支持，我是堅定的女權主義者。」

被認為是「真女權」典範的主要有三類人：歷史人物，如平陽公

主、聖女貞德等；中外女性政治人物，如鄧穎超、吳儀、宋慶齡、默

克爾（Angela Merkel）、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冰島總理約翰娜．西

於爾扎多蒂（Jóhanna Sigurzardóttir）、馬拉拉．優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等；以及取得突出成績的現代女性，如郭鳳蓮、邢燕子、吳

健雄、屠呦呦、林巧稚、董明珠、楊惠研等。

支持男女平等：「真女權」是「平等就業，責任均分，義務共擔，權

利共用」；男性和女性「享有平等的權益，承擔平等的義務，以及平等

的道德準則」；要做到真正的性別平等，就要「給兩性同樣豐富的選擇

權並給他們同樣的基礎義務」。真女權追求的是「男女平等」，而不是

「女性至上」。

這種平等甚至進一步走向了平均主義，如結婚買房時，雙方各出

一半錢，產權各百分之五十，孩子一起照顧，家務分攤；雙方的經濟

開支和感情付出盡量做到平等，沒有彩禮和嫁妝。有參與問答者認為︰

「女權是追求男女平權，是讓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樣，在政治、經濟、文

化、社會和家庭等各個方面享有同等的權利，負擔同樣的義務。女權

主義是追求女性應有的權利（right），而不是權力（power）。」

既關注女性也關注男性：「真女權」關注的不僅是女性，關注更多

的是「性別的刻板印象帶來的歧視」，既要關注到女性在職場中受到的

歧視、家庭主婦創造的價值不被社會認可，也要關注到男性在婚戀中

處於的劣勢、被消費主義輿論綁架等不公平的現象。相當一部分回答

提到女權應該和男性尤其是「普通男性」、「中下層直男」結盟：「不管是

田園女權還是真正的女權，如果想要真正爭取到合法的利益，你的男

性朋友都是你的同志、你的戰友，不是你的敵人。」

田園女權則被作為「偽女權」在中國的具體體現，被認為具有以下

特徵：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7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只要權利不要義務：田園女權被認為是「封建男權和西方女權相結

合的怪胎」，巧妙地融合了中國傳統家庭觀念與西方女權思想，只享受

傳統與現代兩種模式中的權利，而不履行兩種模式中的義務，是「雙重

標準」。田園女權者被認為是「一群只想享受不想付出的人」、「懶惰的

人」以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這些討論認為田園女權想要享受的權利包括：男性賺錢養家、高

額彩禮、房子、孩子冠姓權、不工作、不買單、收取節日禮物等。而

被田園女權者拋棄的「義務」既包括家庭義務—女性「應盡的義務」或

「傳統文化中的女德義務」，如家務、「相夫教子」、「無私犧牲前途成全

家庭」、成為「賢妻良母」等，也包括社會義務，如跟男性一樣從事生產

勞動，工作上的髒活累活危險活體力活、服兵役、工地搬磚、刷水

泥、物流搬貨、「上陣殺敵」、「搶險救災」等等。

過度強調物質：中國女性被認為是「兩性關係裡的普遍獲利者」、

「拜金主義」及「要求男方在物質方面是完美的」。網絡上的中國女權，

被認為「核心只有一個『買』字」。在相親的場景下，女性被指首先關注

的是男方的物質條件，是否有車、有房。在日常生活場景下，中國女

性也被指要求男性為自己購買昂貴的禮物，如名牌口紅、手錶、包等。

有回答者提出，在互聯網上，中國女權是「販賣給女性看的」生

意。類似微信公眾號運營者咪蒙的網絡大V產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

寫的文章讓人看了「一時爽」，自己掙夠了錢，但「禍害了一批沒什麼心

眼，沒什麼城府，沒什麼自我判斷能力的人」。行銷號試圖用田園女權

取代女權，把田園女權當成女權的唯一標準。

還有回答者將互聯網女權定義為商品化的「泛女權」：販賣焦慮，

收割利益，通過製造兩性對立而獲取流量變現。「你負責掙錢養家，我

負責貌美如花」、「嫁個把你當女兒寵的男人」、「他愛不愛你，看購物

車就知道了」、「送兩百塊錢的禮物，不如送她自由」等網絡行銷號製作

及傳播的標題及觀點，激起了比較明顯的反對意見。

走向極端，追求特權：田園女權被認為變成了一種「強調群體的對

立、強調仇恨思想和行動上的對抗」的極端意識形態—追求的不是

男女平等，而是追求「凌駕於男權之上」，宣揚「女尊男卑」；追求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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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權，而是「高人一等」、「女性事事優先」的「特權」。田園女權被指

走向極端，其具體表現包括：製造對立和矛盾，「一味地煽動、慫恿、

販賣焦慮」；仇男，把部分男性的犯罪行為推廣至所有男性，號召對騷

擾女性的男性實行化學閹割；忽視男性權益，如反對為男性被家暴者

發聲。

不少回答者聲明，自己不是反女權，而是反田園女權，希望用「平

權」代替「女權」。

圖二　網絡配圖

信奉田園女權的人缺乏女性魅力：田園女權人士被刻畫為「失敗人

士」、「處於社會底層的可憐人」、「腦殘女」及「下等人」等。她們被指

在外貌上缺乏女性魅力，「微胖或肥胖，身高149至168，年齡26至

40，比較油膩，圓臉，身材臃腫，顏值4分以下」；在情感上，或者有

過婚史、受過情傷，或者缺乏追求者而長久單身；在學歷方面，學歷

中等，大部分「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生活上沒有好的工作，處處遭受

排擠，因而心懷不善；在知識方面，沒有獨立思考能力，「被公眾號毒

雞湯洗腦」。這些女性被認為因自身條件差無法得到男性和社會的優

待，所以將自己的悲慘歸因為「男權壓迫」，進而產生了「敵視男性的反

社會型人格」。

崇洋媚外：田園女權還被指貶低中國男性、抬高外國男性，尤其

是白人男性，宣稱「中國男人配不上中國女人」。田園女權被指對國內

男性無底線貶低，包括其外貌、衣著、基因、能力、性格等，卻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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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和外國男人談戀愛結婚，宣揚「只要嫁給外國人，就能擺脫一切婚

姻的困擾」。不少回答者給田園女權甚至中國女權貼上了「逆向民族主

義」的標籤：「以外國男人為榮，以本國男人為恥」。

上述針對女權主義和女權主義者的二元對立呈現具有豐富的性別

意涵，揭示了中國進入市場化、全球化後，從過去以國家主宰的平等

神化為特徵的社會性別到被新的市場導向的社會性別話語的轉向，以

及國家、市場和傳統文化三種力量相互交疊、合作與制衡的複雜性別

秩序與權力結構（曹晉，2015a）。

首先，表達對所謂「真女權」支持的背後是「平等」概念的模糊與失

焦。有研究者（Edley & Wetherell, 2001）提出，針對女權主義和女權主

義者二元對立話語的背後是男性的認同工作（identity work）—強化自

己支援性別平等、作為理性模範的形象。認為女權主義者只是追求平

等的話語，旨在強調其正常，暗示女權主義者和其他普通女性並無差

異。平等被認為是文化上的老生常談（commonplace）、無需質疑的原則

性觀點。這使得溫和女權主義被吸收進社會的多數派中，變成一個普

通女性和普通男性都可以使用的身份。令人樂觀的方面是，這意味著

男性至少接受了女權主義運動的核心信條之一，也即男性和女性生來

平等，應該享有同樣的機會。悲觀的方面則在於，在平等概念之下，

男性發展出了「絕對」（total）平等、「完全」（complete）平等等概念，使

得平等原則變成了充滿灰色地帶的模糊概念。知乎平台針對田園女權

的相關討論把「平等」置換成「平均」，如結婚買房時，雙方各出一半

錢，產權各百分之五十，孩子一起照顧，家務分攤；雙方的經濟開支

和感情付出盡量做到平等。但現實與「平均」相去甚遠，如官方公佈的

數據顯示，2010年職業女性用於家務的平均時間為男性的2.5倍至3

倍；51.7%的已婚男性擁有單獨房產，而已婚女性單獨擁有房產的比例

僅為13.2%（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課題組，2011）。

其次，對「偽女權」也即田園女權的批評可視為女性再生產責任的

強化。2012年，曾任美國政策規劃司司長的Anne-Marie Slaughter在《大

西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什麼女性還是不能擁有一切？〉的文

章。這篇文章在美國激發了熱烈的討論，成為《大西洋雜誌》史上閱讀

最廣泛的文章。不久後，Facebook公司的首席運營官（COO）謝麗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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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伯格出版了女權主義宣言書—《向前一步》，迅速成為《紐約時

報》最暢銷書籍。這種過去不曾發生的上層權勢女性公開宣稱自己為女

權主義者的現象促發學者Catherine Rottenberg（Rottenberg, 2013, 2014, 

2017, 2018）對上述文本進行研究，發現女權主義傳統上的相關詞

彙—「獨立、權利、自由和社會正義」被「幸福、平衡和往前一步」所

取代。她將之稱為新自由女權主義：高度個體化，強調女性自我照顧

和為自己的狀態負全責，核心是工作–家庭的幸福平衡。平衡（balance）

被當作理想的女權主義典範，同時出現在主流媒體和通俗媒體上。

新自由女權主義強調不以家庭為代價的職業成功和經濟成就。在

女性依然承擔大多數再生產勞動的情況下，這其實增加了女性的負

擔。在知乎平台有關「真偽女權」的討論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新自由

女權主義的影子—強調女性個人努力，把決定女性生活狀態的責任

全部放置在女性個體之上，不承認造成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經濟和文化

等結構性因素，且把所有形式的再生產勞動（對人的生產、養育、照

料、陪護等與生命再生產相關的勞動）的責任放在了女性肩上。女性被

要求承擔的「義務」既包括再生產勞動—如家務、相夫教子、做「賢

妻良母」等，也包括社會勞動，如跟男性一樣從事生產勞動，工作上的

髒活累活危險活體力活、服兵役、工地搬磚、刷水泥、物流搬貨、「上

陣殺敵」、「搶險救災」等等。

再次，市場經濟與全球化帶來的跨國新自由資本主義與消費邏

輯，對中國的性別關係和性別秩序具有重構作用。儘管有學者提出向

社會灌輸「中國女性極度貪婪，而且追求物質享受」是媒體和房地產等

商業力量的合謀（洪理達，2016：46），但不可否認在資本主義擴張邏

輯的驅使下，消費邏輯成為統治邏輯，進而成為社會評價的唯一標

準。男性與女性都成了消費文化的犧牲品。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經濟

倫理滲透於國家對個體的控制，醫療、教育和住房等三大公共產品的

商業化侵蝕並再造了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化，導致中國底層民眾普遍

處於去福利化、無產化的困境。另一方面，消費社會中女性權力的遞

升，女性在社會領域、職業領域、家庭領域的崛起給男性帶來相應壓

力和焦慮。上述雙重危機進一步削弱了中國傳統男性氣質，但悖論的

是與此同時出現了父權制內核的固化（曹晉，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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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對女權主義和女權主義者的二元對立呈現揭示了「網絡厭

女」情緒在中國社交網絡平台的彌漫與散播。其具體表現有：一是通過

對女權主義者的個人性別特徵，如外貌、身材、情感經歷、生活條

件、知識水準等的負面評價，最小化女性價值，合理化和維持女性對

男性的從屬地位；二是放大一些女性的某些特質，將這些特質等同於

女性的全部，在原來基於生物性差異的歧視標籤如女性感性、軟弱、

愚笨、不潔等等之上，加上了新的女性嫌惡話語，如拜金主義、追求

物質、貪婪、懶惰等標籤；三是製造女性之間的衝突與「自我嫌惡」，

有表明女性身份的參與問答者毫不掩飾自己對女性的厭惡：「我覺得女

性和女性交往是最累人的事，我希望我以後如果只要一個孩子的話是

男孩……從小到大我最不喜歡的事就是和女同學玩耍：各種耍心

眼……我這輩子被傷得最狠的還是家裡血緣最親的那幾個女人。所以

我挺討厭女孩的。」還有回答者將女性區分為「女權」和「傳統女性」兩

個群體，認為作為「好女人」的「傳統女性」應該得到社會的補貼。上野

千鶴子（2015）認為厭女症—女性蔑視處於二元制性別秩序的核心位

置，如同物體的重力一般彌漫在這個秩序體制之中，因為「太理所當然

而使人幾乎意識不到其存在」。社交網絡平台迎合了社會的厭女症情

結，甚至助長了厭女症的發展，調侃、惡搞、攻擊等「變本加厲展現」

的背後，是對女性自我的貶低和傳統性別規範的強調（李丹，2011）。

作為一種「內化的性別歧視」，女性間的嫌惡情緒也從「一種潛在的、隱

秘的心理感覺」發展為一種公開言說的「話語」（徐智、高山，2019）。

彩禮、生育及冠姓背後的性別意涵與中國父權制意識形態

費孝通（2005）把包括求偶、結婚和撫育在內的「從人種綿續的需要

上所發生的活動體系」稱為「生育制度」。在知乎平台有關田園女權的問

答討論中，彩禮、生育及冠姓等和「生育制度」密切相關的議題成為討

論的重點和意見分歧的焦點。這一方面和知乎用戶的年齡特點有關。

根據2017年的統計，知乎平台處於25–35歲的用戶高達61%，24歲以

下的佔比22%（北京鬥牛士文化傳播有限公司，2017）。婚育是上述兩

個年齡段群體的核心關注點。另一方面，這些議題與中國父權制，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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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家庭父權制的現實實踐密切相關，成為觀察當下中國父權制複雜

現狀的一個窗口。

彩禮背後的性別意涵嬗變

從上世紀30、40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就認為收受彩禮是買賣婚

姻的手段，在法律上明文廢止。1949年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均未出現「彩禮」一詞，亦未規定相應的彩禮制度。但作為一種民間習

俗，彩禮一直存在於現實生活中，且在近年出現「天價彩禮」現象，從

幾千元漲至十幾萬元、二十幾萬元（李霞，2008）。

在知乎平台關於田園女權的討論中，彩禮成為一個重要話題，且

討論者表示了較為一致的反對、「反感」態度，尤其是高彩禮。如有回

答者提出：「彩禮是一個展示的機會，本身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在

現實財力的基礎上提要求，（不能）沒有20w就不嫁。」

彩禮被認為是「傳統文化中方便女性佔便宜的習俗」、「滿身封建

氣」、「（女性）自己物化自己」。田園女權被指選擇性地保留甚至擴大

這些習俗，只講權利不講責任，「既要東方的彩禮又要西方的自由」。

有回答提出，傳統社會裡，男方支付的禮金數量有限，如自己的姥爺

當時的禮金只是三隻羊，「在老一輩傳統中嫁閨女是賠錢的」，而現在

的女性「受了毒雞湯的洗禮」，「越來越變本加厲」。彩禮的多少不應該

成為男女平等的評判標準。

有回答提出，在高房價、高物價的當下，彩禮完全讓男人背負既

「不公平」，也「不合理」，因為部分地區給女方的彩禮不返還給兩人的

小家庭，法律對彩禮缺乏保護。女方家庭應該準備價錢相匹配的嫁

妝。鼓吹高彩禮，「會讓那些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相濡以沫的配偶的好姑

娘去要彩禮，撕破臉皮要錢，最終這段感情走到盡頭，雙方反目成

仇。」

要房要車還要高額彩禮，被視為「貶低生產力價值抬高生育價

值」、「貶低男性抬高女性」，女性單方面只考慮自己的風險利益，不考

慮對方的承受能力或者承擔風險的公平性。彩禮意味著現在「男人的社

會地位低下」。從標誌著「女性的被交換」（金一虹，2015），到意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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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社會地位低下」，人們對彩禮的性別意涵認知呈現一種顛覆性的

改變。

彩禮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可追溯至西周的「六禮」，是「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的聘娶婚制的產物。《禮記．坊記》曾記載「男女無媒不

交，無帛不相見」。費孝通（2001）認為彩禮是男方家對女方家勞動力喪

失的一種經濟補償。弗里德曼（Freedman, 1966, 1979）認為訂婚的彩禮

具有三大功能：一是感謝女方家的養育之恩；二是標誌女性的權力在

群體（家庭）之間的轉換；三是體現出男方家庭經濟條件比女方家優

越。因而，彩禮既是男家對女家的一種經濟補償，也是女家衡量男子

體能與智能的替代標識。還有研究者（蔡玉萍、彭銦旎，2019）提出，

彩禮和中國父權制的根本結構—從夫居相關，使得女性在自己的原

生家庭中是臨時成員，在其夫家也是永遠的外人，她們在兩個家庭都

無法獲得資源和權力。

彩禮在當下中國的性別秩序建構中意涵更為複雜。一方面，婚戀

市場的女性稀缺一步步推高彩禮的數量。據媒體報導，中國出生人口

性別比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就一路走高，並持續高位徘徊，最高峰

的時候高於120（以女性為100），一度成為全世界出生性別比最高的國

家之一。人口學專家根據多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推算出從1980年

到2010年這30年間，中國出生的男性為2.9億，女性為2.54億，男性

比女性多出大約3,600萬。如今，那些在出生性別比最高的年代誕生的

孩子正在陸續進入婚齡（劉世昕、何林磷、楊海蘭、天鳴，2016）。數

千萬可能在婚姻競爭中失敗的男性面對房、車及高額彩禮時的焦慮與

無力感不容忽視。

另一方面，女性是否從彩禮中獲利尚有待討論。有經濟學家指

出，彩禮的提高有利於女性地位的提高。部分地區的女性甚至直接參

與了彩禮的議定，並且掌握了對彩禮的支配權（閻雲翔，2006）。但也

有研究者（上野千鶴子，2020）認為彩禮或聘金只是從丈夫的男性親屬

手中轉移到妻子的男性親屬一方，還是在男性成員之間分配，並未改

變女性和男性之間的地位。性別不平等結構反而因彩禮而被固化。女

方主動索要高價彩禮，本身還不能視為婦女權利的完整擁有。父系制

家庭是迄今為止婚姻交換過程中的「最大獲利者」（金一虹，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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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與冠姓：利益還是責任？

在知乎關於田園女權的討論中，生育被認為成為女性「要脅」男性

（「動不動就說有本事你來生小孩」）、「訛詐男性」（「要男人買房買車給

彩禮換取她們生育」）、「馴化」男性（「比較聽話的就有生育權，不聽話

的就沒有生育權」）的工具。田園女權被指宣揚「不婚不育」，將生育責

任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貶低、仇恨「生育的女人和家庭和睦的女人」。

在參與討論者看來，屬於田園女權的女性具有一種受害者心態，

「將生育理解為別人強加給女性的責任，將自己定義為受害者、被剝削

者」；在此心態之下，生育成了交換的仲介—換取「男人買房買車給

彩禮」、「換取更好生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回答者提出：「一部

分好逸惡勞的女性，發現可以將自己的生育資源變現，因此自我物化。」

在生育權是不是女性獨享方面，參與問答的知乎用戶產生了分

歧。同意者認為生育權是女性特有的，因為「子宮女性獨有，生育能力

女性獨享，生育帶來的風險女性獨立承擔」。反對者則援引法律規定證

明生育權男女共有，女性可以選擇生或不生，也能選擇為誰而生，男

性對此沒有選擇權，親子鑒定是男性維護自己生育權「最後的武器」。

不少回答用戶認為女性生育的難度和價值被誇大，提出高房價之

下，生孩子的壓力明顯低於買房壓力；妻子獨自生育痛苦，丈夫獨自

工作同樣痛苦。

在孩子冠姓方面，參與問答者對於女性「爭孩子的冠姓權」表達了

較為強烈的不滿情緒，認為這部分女性把「想要孩子跟自己姓的男人渲

染得跟家暴男一樣十惡不赦」。回答者提出的反對理由包括：雙方對婚

姻的貢獻度不同，男方貢獻度更大，應該隨父姓，否則「女方出房子出

彩禮」；大多數國家地區姓氏制度都是隨父姓，都是父權社會的產物，

反傳統「不方便」，甚至帶來誤解—跟著媽媽姓的孩子容易讓別人以

為父母離婚了；「財雄勢大」的女性想擁有冠姓權，可以招上門女婿。

有回答者明確表示：「憑什麼孩子跟母姓啊，反傳統多不方便啊？或者

跟女方姓也行，女方出房子出彩禮。」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子女可以隨父姓，可

以隨母姓」。儘管法律確認父母對子女擁有平等的冠姓權，但在現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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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父親獨佔子女冠姓權的習俗。在當代社會，父親獨佔子女冠姓

權的傳統開始發生變化，通常的做法有二：把母親姓嵌入孩子的名字

中，使父母的姓氏同時出現於子女姓名內；隨著中國二胎政策的實

行，多子女家庭實行子隨父姓，女隨母姓（郭旭紅，2011）。

生育和冠姓不是簡單的繁衍後代和給孩子命名的問題，其背後是

中國父權制的根基之一父系繼承制。中國父權制的根基之一父系繼承

制通過子女冠姓權的慣例得以代代相傳。子女冠父姓無形中降低了妻

子的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父系繼承制也導

致了中國家庭對男孩—家族血脈的繼承人的偏愛（李慧英，2012）。

中國女性的成功與幸福在很長時期內依賴其生育能力，尤其是生育男

孩的能力，成為「被租用的子宮」（白馥蘭，2006：217）。在廣州、山

東等地區，女性從其原生家庭遷移到夫家的真正標誌是第一個孩子的

出生，而非婚姻（白馥蘭，2006：263）。中國和韓國等亞洲國家實施夫

妻不同姓制，孩子屬於男方一目了然，孩子冠父姓意味著把母親標記

為外人（上野千鶴子，2020：76）。

同時，生育及其隨之而來的育兒工作將婦女固定在家庭中，其承

擔的勞動處於較低評價和無酬狀態，是對女性的一種制度性剝削。避

孕工具的發明、醫學技術的發展讓女性能夠控制是否受孕、生育，被

視為對女性的解放，賦予女性選擇權和自主權。在生育負擔過重的情

境下，女性會選擇少生育或不生育。在現實中，中國生育率繼續走

低，2016年僅為1.62，低於維持世代更替水準需要達到的2.1（財新數

據，2018）。

在日本學者上野千鶴子（2020：75）看來，「生育、不生育是女性的

權利」是女權主義運動的焦點之一，也是讓男權者最為憤怒之處。對子

宮的統治是圍繞出生嬰兒的歸屬之爭，也是父權制的核心問題。在知

乎平台針對田園女權的相關討論中，我們能感受到男性對於對女性生

育開始失去控制的「憤怒」以及對女性包括生殖、養育等再生產勞動的

持續貶低，認為女性生育的難度和價值被誇大。「宣揚不婚不育」被認

為是田園女權的核心「罪狀」，受到強烈指責。

因各種變遷力量的楔入，支撐中國父權制的三大支柱父系／父姓、

從父居／從夫居和父權／夫權已出現各種「裂隙」，如父家長權力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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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軸向被夫妻軸向取代；男系偏重的單系制向雙系制發展，姻親權

重加重，女兒與兒子共同承擔起贍養父母的責任；婦女在家庭中的地

位提升，構成對夫權的挑戰。但父權制依然頑強地存在著（金一虹，
2015）。

這些「裂隙」同樣在上述相關議題的問答討論中可以找到。在高房

價、高物價等經濟壓力之下，傳統父權制下的種種「理所當然」開始搖

動。但知乎有關田園女權的討論所體現的主流觀點還是著力於維護「男

高女低」、「男強女弱」的價值判斷，維護父權制—一種「保證男性統

治和婦女從屬地位」的性別秩序—的基本架構，對於試圖改變父權

制的行動與觀念表現了強烈的不滿和反彈。

討論與結論：新男女有別還是男女無別？

知乎關於田園女權的討論存在針對女權主義和女權主義者的二元

對立呈現和闡釋。這種中國語境下的「傑基爾」和「海德」表現為「真女

權」與「偽女權」的對立。「真女權」被賦予強調個人努力、支持男女平

等、既關注女性也關注男性等特質，而作為「偽女權」田園女權則被認

為只要權利不要義務，過度強調物質，走向極端、追求特權，及其擁

護者缺乏女性魅力、崇洋媚外。同時，和中國家庭體系的父權制密切

相關的彩禮、生育和冠姓等問題成為討論的熱點議題。這些討論對彩

禮尤其是高額彩禮表現出較為一致的反對、「反感」態度，對於女性「爭

孩子的冠姓權」也表達了較為強烈的不滿情緒。生育則被認為成為女性

「要脅」男性、「訛詐」男性、「馴化」男性的工具。

在上述主題分析的基礎上，研究者提出以下四點值得進一步研究

的結論與討論：

一、討論者對中國性別平等現狀的評價與現實相比出現較大差

異。不少討論者認為「中國可以算是世界上女性地位最高的國家之

一」、「舊社會的不平等已經被打破」。但根據〈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18〉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中國性別平等的排名逐年下降，2018

年已降至世界第103位。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近年來持續下降，但是整

體水準依然偏高，如2017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1.9（以女性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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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高於國際標準的上限水準（國家統計局，2018）。中國女性勞動參與

率超過70%，居世界第一。其中，25到55歲的中國女性參與率高達
90%。而中國男性家務參與率世界倒數第四，僅好於日本、韓國、印

度。一個家庭中，無償的家務勞動主要由妻子（65%）和老人（23%）承

擔（新浪財經，2019）。

二、不同性別之間的相互評價偏負面。在這些討論中，中國女性

被認為只想享受傳統與現代兩種模式中的權利，而不履行相應的義

務，要求男性既要賺錢養家、支付高額彩禮、準備房子，又要承擔家

務、懂得穿衣打扮、送出貴重禮物等，同時自己卻放棄了家務、相夫

教子，和男性一樣從事生產勞動的女性「應盡的義務」。認為田園女權

宣揚「中國男人配不上中國女人」的討論也意味著性別競爭的國際化，

以及隨之而來的男性焦慮。在經濟壓力增大的背景下，原有的性別規

範遇到挑戰，呈現雙性別或多性別的「氣質危機」。

從討論中可以發現，包括「男主外，女主內」在內的傳統性別規範

已經遭到衝擊，但中國男性對這種衝擊的調適尚未完成，家庭內的妥

協和協商亦未完成。自2003年起，中國離婚率已經連續15年上升，
2018年全國結婚登記1,010.8萬對，離婚總對數是446.1萬對，離婚率

是3.2‰（張晶晶，2020）。有研究者提出（Pimentel, 2006），女性婚姻滿

意度的缺乏，加上其收入、責任和自主性的提高可能導致家庭關係走

向不同的方向。如果男性繼續抵制性別平等，讓女性獨自面臨「雙重負

擔」，女性會走向家庭衝突和離婚。另一個方向則是通過夫妻對話和國

家支持發展更為性別平等的家庭。具體走向哪個方向取決於雙方的共

同努力。

三、警惕女性權益的倒退。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破除男女不平等

就被確立為重要的革命目標，幾十年來中國女性在教育、職業、經濟

等方面的權益得到逐步提升。2016年，女權主義組織和個人呼籲多年

的《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實施。但不利已婚女性維護財產權利的法律條

文、大多數女性被排除在巨額房地產財富積累之外、傳統性別規範的

捲土重來、「網絡厭女」的彌漫與擴散以及女性就業率的日益降低，都

在事實上造成中國女性在社會地位和物質財富相較於男性呈下降趨

勢，女性權益運動的歷史成果可能被消解（洪理達，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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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構性改變何以可能？無論是新自由女權主義還是流行女權

主義，它們都依附於新自由資本主義之上，不僅沒有批判和挑戰新自

由資本主義以及與其同構的媒體平台的霸權，反而促進了這種霸權的

正當化和必然化（Banet-Weiser, Gill, & Rottenberg, 2019）。「你負責掙錢

養家，我負責貌美如花」、「他愛不愛你，看購物車就知道了」等消費主

義的話語實質是對女性的矮化與貶低。「買買買」並不意味著父權制結

構的改變。有研究者（Greenhalgh & Wang, 2019）認為，從過去到現

在，中國大多數女權主義者都相信自己的議程和官方長期政策及憲法

保障的「男女平等」是一致的。不同於西方女權主義者的抗議和遊行，

中國的女權主義者採用了更溫和的策略，很少直接批評政府的政策。

還有研究者（Li & Li, 2017）以2012年為節點，把中國女權主義行動者

分為兩代。「世婦會一代」受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影響而產生，善

於和政府合作，長於發動體制內資源，實施了諸多和婦女問題相關的

社會實驗和改革專案。「年輕一代」女權主義者相比之下則缺少社會資

本、網絡和專業資質。這一代更多付諸公共動員，借助市場化媒體及

互聯網平台，通過諸如「佔領男廁所」等「街頭行為藝術」製造新聞、吸

引眼球，推動女性權益相關議題的討論與發展。但溫和不等於溫順，

「吸引眼球」顯然遠遠不夠，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通過較大幅度的經

濟、社會、文化改革，為性別平等提供制度性保障和結構性改變。

目前，本研究基於對知乎平台有關田園女權問答文本的分析，其

研究結果僅限於現有平台，不能隨意推廣。未來研究可以考慮對參與

討論用戶進行深度訪談，一方面可以對本文研究發現進一步驗證和補

充，另一方面有助於深入了解討論背後的個體經歷與社會心理結構。

本研究另一局限在於沒有專門剔除行銷帳號的影響。行銷帳號既迎合

受眾現有的情緒和心理，同時又創造著新的社會情緒和心理，在一定

程度上影響甚至參與形塑社會性別議題討論的內容與走向。未來研究

可將其作為專門的議題，探討基於流量經濟的行銷帳號作為獨特的「主

體」，如何參與乃至形塑性別議題的討論。最後，本研究受限於網絡問

答社區使用者個人資料披露的有限性、選擇性及虛擬性，尚無法將參

與討論者的年齡、經濟狀況、社會地位、地理位置等因素和其觀點、

態度進一步勾連。未來研究可以發掘新的分析工具，如社會網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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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對參與討論的使用者資訊進行深度挖掘，亦可了解具體議題之

下的不同群體觀點與態度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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